
祭 海

（历史传奇小说——孟尝传奇）

（一）

公元 126 年前，东汉永建年间。新任合浦郡太守孟尝，在他上任之前，便了

解到合浦郡的官员，从郡丞到县令、三老、啬夫、游檄以至亭长等互相勾结，盘

剥沿海采珠蛋民，中饱私囊。于是孟尝太守下定决心，要整治一下这儿的贪官污

吏。孟尝刚踏上这百粤之地，便看到合浦郡的田地荒凉，一片瘴烟，百姓还是刀

耕火种。沿海蛋民不事耕稼，以采捕珍珠为业。

孟尝的夫人早就反对丈夫到这蛮荒之地，但孟尝却有一股牛脾气性子，凡是

他下决心要做的事情，便非干到底不可。这次孟尝下决心要惩罚这儿的酷吏，教

化这儿土民，宣扬圣德。所以他从中原带来了一些先进农具，选了一些优良谷种，

并聘了一批精通六艺的人来合浦大干一番。

孟尝太守到任的这天，县令便逼迫百姓跪在接官亭的驿道旁，迎候新太守孟

尝。官兵们手执刀、戟在人群中来回巡视。

时值深秋，接官亭附近的高大柳树，落尽了修长的叶子，已失去了她婀娜多

姿的丰采。天空满布乌云，阴沉得怕人。几只老鸦站在光秃的柳树上不时“呱、

呱、呱”的叫着。远处的山岗传来如诉如泣的山歌：

处处村童不着裤，满山戎马乱纷纷。

竹筒无米缾无粟，犹折山花迓使君。

孟尝目睹跪在官道两旁，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的百姓，个个汗流夹背，心里

很不是滋味，又听着远处传来悲愤的歌声，更增加他对地方官的憎恶。目下合浦

郡饿殍载道，哀鸿遍野……孟尝目睹这一切，一阵心酸。他下了车径直走到跪在

道旁的一位老汉跟前，弯腰将老汉扶起：“老大人，你们都起来……”老汉惶惑，

战栗地站起来：“大人，小民……”县令及丞尉看到孟太守在远处下了车，急忙



迎上去，弯腰作揖：“孟大人，敝官有失远迎，多多恕罪，恕罪。”丞尉：“本郡

百姓略备水酒为大人洗尘。”孟尝一针见血地：“老百姓不是连稀粥都喝不上吗？”

县令接着：“本郡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

这时珠民中间又是一阵骚动，不远处珠民嚷了起来。县令：“嚷什么？不要

喧哗……”一个青年珠民愤愤地嚷道：“县太爷，又有两个人昏倒了。”旁边一个

执戟士兵，挥着手中的戟：“活够了么？再嚷吃鞭子的……”盂太守朝喧闹的地

方望去，只见两个昏倒在地上的老者，几个珠民七手八脚在抢救老者。孟尝走了

过去，看着这情景，朝身旁的侍卫：“救活他们……”。

孟尝太守早就了解到这蛮荒之地的合浦郡地的官吏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百

姓愚昧无知，生产落后。他到这儿任职简直是等于流放，家里人个个都反对他，

甚至连他的亲信侍卫，都嘟哝着，埋怨他不该到这蛮烟之地。现在目睹这情景，

就更加埋怨起孟尝来了。可是孟尝呢？他与他们不同，他决定要在这不毛之地，

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他要惩办这儿的赃官，他要把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以

及优良种子传播到这蛮荒之地。孟尝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深入民间，了解民情，

然后制订治理郡地的方案。

（二）

今天孟尝带了几个侍卫微服出访，他从治所门前的南流江乘船顺流南下，经

过一天一夜的行程，第二天在阜民圩登岸。阜民圩在南流江支流西岸，这圩集只

十几间小铺，农民在圩集西头的几棵古榕树下进行贸易。圩集特别萧条冷落。孟

尝在驿站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便骑马向盛产珍珠的白龙出发。海边的道路坎坷

难走，马也走得很慢，花了大半天时间才到白龙。白龙面临大海，惊涛拍岸。这

儿横直几十里的大海中，有青婴、杨梅、断望、平江等珠池。孟尝和侍卫装扮成

商人模样，在白龙挨家挨户询问珍珠行情，从中了解珠民疾苦。

白龙村旁的大树下，两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在补鱼网，他们喃喃地细声的谈着



话，不时地露出痛苦的表情。打扮成商人的孟尝背着布袋走近老人，双手一揖：

“老伯，借光请问近来珠价如何？”两位老人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孟尝：“你们

是做珍珠生意的吧？”孟尝点了点头：“初次远行，请多指教。”老人摇头叹气：

“你们来得可不是时候，近年海里珍珠稀少，珠税又繁重，海情又不好，哪有珍

珠的影儿？”另一老者也叹着气说道：“如今每月要缴上乘珍珠四两，听说是给

一个姓“猛”（孟）的新任太守……”老人：“这个‘猛’太守，简直是个剥皮太

守……”旁边化装成商人的侍卫听到老人骂孟尝太守，愤愤地站起来，正要发作，

孟太守急忙用眼色制止了他们。

老人：“你们外乡人到这儿经商，近来不是时候，呵！”孟尝：“老大人，这

话怎么说法……”老人：“官家连年搜刮，海里的珍珠都吓跑了。”另一老人：“听

说合浦的珍珠都跑到交趾郡界去了！”老人：“珍珠可成了我们蛋家的祸害啦！”“过

两三天又要祭海了，你们赶快离开这儿吧！”老人无限悲伤的说。

孟尝疑惑地问：“老伯，祭什么海？”

“祭海就是杀人，惨哪！”老人悲愤地说。另一老人：“年年祭海，年年杀人，

可是年年依然采不到珍珠。”孟尝听到老人说过了两三天要杀人祭海，心里紧张

了起来。旁边的侍卫，听说要杀人祭海，已按奈不住心中怒火，一时忘记了自己

的身份，大声咆哮起来：“狗官，残害百姓，枉杀无辜，我要宰了他。”

焉尝一时手足无措，慌忙拉了他一把：“你疯啦，酒鬼，你刁、想活啦！”补

网的老人见这商人口出狂言，都惊呆了，慌慌张张地溜回村子里去。“嘭、嘭、

嘭”的锣声和喊话声由远而近：“各珠户听着，新任合浦郡太守孟尝到任，每户

交上乘珍珠四两，违者严惩不贷……”喊声由远而近。这时亭长敲着锣，慢悠悠

的走了过来，侍卫见了怒不可遏：“大人，不宰了他我不解恨。”“你手痒了！”孟

尝使了个眼色：“我们后天参加他们‘祭海’，好戏还在后头呢！”侍卫会意地点

了点头，和孟尝太守匆匆地上了马离开了白龙村。



（三）

白龙港的海滩上，搭了一座约两米高的祭台，祭台四边用黄绫装饰着，祭台

旁边竖一木杆，杆顶上悬一幅用小篆书写的“祭”字大黄旗，被海风吹得上下翻

舞。祭台上的两旁坐着县令以下的各级官员，祭台前被官兵逼迫跪着的是附近海

边的衣衫褴褛，面黄饥瘦的珠民。一个被五花大绑得结实的青年，已昏倒在地上，

人群中不时传出呜咽的哭泣声，个别上了年纪的则昏倒在沙滩上永远起不来了。

祭台上一个巫师手执宝剑口中念念有词。被缚着昏倒的青年迷迷糊糊地苏醒过

来，正要大声呼喊，被两个士兵按在地上用烂布将嘴巴塞住，他已经哭干了眼泪，

这时他父亲大哭大闹的冲了上来，被士兵一刀砍去，这老人便倒在血泊中。台前

跪着的珠民，个个战栗着鸦雀无声。

已近正午时分，珠民们的心越来越沉重，今天的日头显得特别猛烈，日头像

一个火盆压在人们的头上。珠民们的汗水和泪水已混和在一起湿透了衣衫。珠民

们的生命和被捆缚的青年珠民的生命紧紧连系在一起，说不定下次祭海，牺牲者

又不知落在谁家的头上。这时又有几个年老的珠民倒了下去，再也挣扎不起来。

台下的珠民都嚷了起来，顷刻祭坛下面又是一阵骚动。如狼似虎的廷椽，大声嚷

着：“不要喧哗……倒毙的通通丢到海里去。”几个士兵走过去，拖着两具尸体抛

进了大海。海在咆哮、在呜咽、在悲愤，珠民更加骚动起来。一个青年珠民霍地

站起来大声嚷道：“你们不能这样呵，谁家无父母男女！”县令在祭坛上大声威吓

道：“你活得不耐烦了，触犯了海神全村都要遭劫的。”

这时孟尝太守领着十几个侍卫骑着高头大马赶到了白龙海滩。孟尝对旁边的

侍卫：“禀报县太爷，你就说孟太守参加祭海。

“是，是……”侍卫应了一声，急急地跑上祭坛。他怒目横瞪着列坐在祭坛

上的官员。官员们见到这满脸杀气的侍卫，个个面面相觑，不知从那儿降下这凶

神。侍卫环视了一下祭坛上的官员之后，大声吼道：“那位是县太爷？”县令一



听来人傲慢无礼，便吼了起来：“那来的狂徙，给我逮起来……”两个执刀的士

兵在一旁冲向侍卫，侍卫拔出佩剑：“谁敢上前一步。”两个执刀的士兵看着眼前

满脸杀气的侍卫，双手发抖起来。接着侍卫大声道：“孟太守驾到！”县令一听，

‘太守驾到’，简直慌了手脚，慌忙道：“迎接太守”。这时孟尝领了十几个侍卫

走上了祭坛，县令万分惊慌，不知所措。县令定了定神，双手抱拳：“太守驾到，

有失远迎，多多恕罪。”

县令请孟尝太守坐了主祭位后，祭坛下面跪着的珠民又是一阵喧闹和骚动。

台下的老者甲挣扎着挺起身子，眯着老眼向祭坛上望去，似乎看到了什么，

于是他移动身子，侧着头对旁边的老者乙：“老弟，你看坛上坐的那位……”。

老者乙抬着头向祭坛上望去，微微点头，若有所思：“很象前天的那位珍珠

商人。”

老者甲定睛看去，然后对老者乙：“糟啦，老兄，不错，这位太守就是前几

天来的那位珍珠商人……”。

老者乙：“别让他认出我们来。”

老者甲：“未到任先要珠，当官的全都是黑心肝……”。

老者乙：“珍珠可成了我们珠民的灾害了。”

老者甲低声地：“不要说了，把头放低点，别让他认出来。”

孟尝在祭坛上，扫视了一下台下跪着的珠民，又看了一眼被缚得结实的青年

珠民，然后转过身来问县令：“今天是祭海吧！”

县令献媚地，哈了一下腰：“是呵，为了多向太守献上品珍珠，举行祭海采

珠，以祈珠民海下采珠平安……”。

孟尝明知故问：“每年都祭海？”

县令滔滔不绝地：“每年一祭，大采两祭，这次为了向大人献珠，故今天出

海采珠要祭海了。”



孟尝：“合浦的珍珠这几年不是都采光了吗？”

县令：“海里有的是珍珠，只是这些珠民不老实，采得好珠都私藏了起来。”

孟尝指着被缚在台上祭海的青年：“那来的！怎么塞住了嘴巴！”

县令：“每年祭海的人都是自愿的，他们到了龙宫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孟尝：“所以他们都争着祭海？……”

县令：“是，是的，这还保全村安宁。”

孟尝：“所以每次祭海都劳县太爷亲临指导了？”

县令：“珠民祭海，一县之长那有不来之理？何况这次是为向太守献珠而祭

海采珠，那就更应该来主持了。”

孟尝连讥带刺地：“看来你真乃民之父母，政绩不少呵！”

县令谦逊地：“这是下官应尽之责，当与民同甘苦。”

孟尝指着台下被缚得结实的青年珠民：“今天祭海选中了他，是他的造福，

合邑安危都系于他一身了……”

县令在一旁得意地：“是的，他功德无量，造福一方呵！”

孟尝这时一反常态：“为了确保全邑安宁，采珠平安，这次祭海在敝人看来，

要多选一个人祭海岂不是更好！”

县令听到孟尝要选多一个人祭海，便献媚地：“太守高明，想得周到，这次

祭海事关重大，现在就地多选一个人祭海吧！”

跪在台下的珠民听到太守要多选一个人祭海，个个面如土色，不知灾祸又要

落到谁家的头上。昨天和孟尝太守谈过话的两个老珠民，听到孟太守这么说，吓

得昏倒在地，祭坛下的珠民又是一阵骚动。

县令看到台下的珠民骚动起来，大声喝道：“什么事？不要喧嚷……”

一青年珠民站起来大声地：“又有人昏倒了。”

县令愤懑地：“昏倒的通通丢到海里去。”



孟尝太守转对侍卫：“昏倒的通通救起来。”两个侍卫应声急忙走下祭坛，奔

向昏倒的老人。孟尝又问县令：“礼珠收齐了么？”

县令听到太守这么问，吓得六神无主：“下官正落重手催收礼珠，祭海后便

要他们连夜下海……”

孟尝太守：“都采得到吗？”

县令战栗地：“珠螺逐年减少，不过我已采取措施，大概不会成问题……”

孟尝太守：“县大人可算得是忠心耿耿了。”

县令：“应该效劳。”

孟尝：“为保采珠平安，这次选两人祭海，你看如何？”

县令：“好，好，太守高明，下官马上在珠民中再选一个……”县令说完，

目光转向祭坛下的珠民。一忽，县令指着坛下的一健壮青年珠民，“把他抓起来！”

几个士兵气汹汹的冲下祭台。孟尝挥手大声制止：“慢，今天祭海非同往年，我

看这些珠民心地不正，面黄饥瘦，有渎神明，定会贻误采珠大事，县令大人公正

廉明，爱民如子，今天的祭海就请县令大人献身了。”县令一听，吓得面如黄坭

色，豆大的汗珠从两颊冒了出来，他双膝跪到太守跟前频频叩头：“大人开恩，

饶了小的吧，小的上有高堂，下有妻小……”

孟尝太守吆喝着：“谁家无父母，妻小……”

在祭坛上的廷椽等大小官员，个个战栗着跪了下来。孟尝太守指着廷椽：“你

身为廷椽，平日欺压珠民，为虎作伥，今天祭海你也献身吧！”几个侍卫上前将

县令和廷椽缚了个结实。县令和廷椽这时已是魂飞天外，昏死了过去，像一堆烂

泥的瘫在地上。

这时孟尝走到祭坛前道：“各位父老乡亲，请大家不要跪着，就坐在沙滩上

吧！县令杀人祭海无非是残害百姓，强迫珠民献珠只是中饱私囊。县令要祭海就

由他们祭吧！”



孟尝说完向侍卫挥手道：“送他们到海龙王那里享福去吧！”几个侍卫七手八

脚将县令和廷椽拖到海边抛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珠民们顿时欢呼起来，频频向太守叩头：“太守英明，天公保佑。”

孟尝太守这时走下了祭坛，径自走到珠民中间，拱了拱手：“各位父老请起。”

这时他看到了那天微服私访时相识的两位老者，便走了过去：“老大人，还认得

我这个商人么？”两位老者：“认得，认得，太守真是万家生佛，那天我们瞎了

眼，得罪太守。”

孟尝感慨地：“其实老百姓没有活路了，做官的那有活路。”孟尝息了一忽，

又说：“从今天起开珠禁，三年内珠税减半，明天请各位到这里领米，渡过这个

荒月……”

这时整个白龙海滩象山崩地裂的沸腾起来。

第二天孟尝太守运来了几牛车的大米。亭长又依然履行他传呼命令的任务，

他一面敲着锣，一面高声大喊：“各位乡亲请到村头大榕树下领米去……”

白龙圩有史以来就是今天热闹，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个个手拿布袋或手提

竹篮，向村头奔去。两个老者拄着手杖，拿着布袋边走边说：“孟尝高洁，真是

尧天舜日呵！”另一老者：“这下我们珠民可有活路啦！”几个青年珠民肩背着大

米，见到老者便打趣地说：“你们去迟了，没份儿啦！”老者：“跑得快孟太守也

不会多给你们的。”另一青年：“领了大米孟太守还要找你们谈家常呢！太守还给

我们送来五谷良种，还教我们造农具呢。”

老者：“快走吧，领了米还有正经事要做呢。”

青年珠民欢跳着，一溜烟向白龙西村头走去。


